
石器工业

石器工业（lithic industry）是考

古学核心术语，指特定时空范围内，

具有共同技术、形态特征的石器组合

及加工技术体系，涵盖原料选取、工

具打制与磨制、废料遗存的完整生产

链。国际上由法国考古学家莫尔蒂

耶等人奠定概念基础；我国由著名考

古学家裴文中开始系统运用，1965年

确立标准译法，是研究古人类技术水

平、文化交流与演化的关键依据。

词条

在辽西，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

特殊的石器。

它握起来十分称手，周身布满

精心剥离的片疤，连纹路都仿佛被

计算过。

这说明，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

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对石头的使用，

已经不再只是随意敲打，而是懂得

了如何规划与设计。

握在手里的智慧
本报记者 孙明慧

国宝AI了

辽西砾石砍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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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石器工业

探寻辽宁大地最初的“制造基因”
本报记者 郭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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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几十万年前的“辽宁人”握手，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姜女石工作站，一件件石器静卧于

托盘之中。拇指贴合处，那处由古人类亲手打制出的凹痕，历经数
十万年依然清晰。将石器握入掌心，石体沉甸甸地下坠，刃部细密
的敲砸痕迹依然分明。

它看似粗朴，却凝聚着古人类对材料特性、力学结构与人体工
学的原始领悟。握住它，仿佛握紧了一双跨越时空的手——我们
与祖先，依然共享着同一份改造世界、谋求生存的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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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素材由AI生成

不同寻常的发现

近两年，辽宁的田野考古不断带来突破

性发现。在辽西地区，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联合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开展的旧石器

考古调查中，大量石器遗存出土。其中，一件

形状异常规整的打制石核显得尤为特殊。与

此同时，在数百公里外的抚顺新宾地区，考古

普查也找到了类似的器物。

这些石核非同寻常。它们表面布满精心

剥离的片疤，整体犹如一件经过周密设计的

“原始模具”。考古人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关

键信息：这很可能意味着，一种相对进步的旧

石器加工技术——勒瓦娄哇技术在辽宁地区

显露踪迹。勒瓦娄哇技术源自数十万年前的

欧洲，其核心在于“预制石核”。古人类不再

随意敲击石块，而是像工匠般先依据石料的

天然纹路与形态，将其修整成标准、对称的坯

体，再系统地剥取预想形态的石片。这标志

着石器生产从“随机敲击”迈向“规划制造”，

是人类技术思维的一次重大飞跃。

“它就像一条远古的标准化生产线，”正在

工作站从事石器研究的青年学者马冲这样比

喻，“我们手中这件石核本身并非工具，而是用

来批量生产锋利石片的‘机床’或‘模具’。”

辽东与辽西，相隔遥远却几乎同时出现

类似线索，这强烈暗示：在遥远的旧石器时

代，这种先进的技术理念很可能曾在辽宁这

片土地流传、共享。尽管完整的证据链仍需

更多发掘来拼接，但这一发现无疑正在重塑

我们的认知：远古的辽宁，早已是早期人类智

慧迸发、技术交流与演进的重要舞台。

最早的“工匠们”

打制石器，是人类智慧的原始证物。

在辽宁，这些最早的“制造者”们，已展现

出超越简单生存的策略性思考。

以本溪庙后山遗址为例，这里曾出土近

200 件打制石器。生活于此的古人类并未就

地取材使用身边易得的石灰岩，而是特意从

山下河滩挑选硬度更高、韧性更好的石英砂

岩砾石。这种主动的“材料筛选”并非偶然，

考古人员在本溪地区新发现的近20处旧石器

遗址中，均发现了与庙后山一脉相承的石器

选料与加工传统。“石器工业，本质上是一套

稳定的技术体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

究员李霞说，“而对石料的挑选，正是这个体

系中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文化抉择。”

这种抉择，因环境而异，塑造了不同的技

术面貌。

庙后山遗址的石器，因尺寸较大而被归

于华北“大石器文化”传统，而营口金牛山的

古人类，则因优质石料的匮乏，发展出以中小

型石器为主的“小石器文化”。

一“大”一“小”，并非水平高低，而是辽宁

大地上的先民们，面对不同山河环境，所给出

的两种生存智慧答卷。这种因地制宜的技术

分野，正是辽宁古人类适应多样环境发展出

不同技术路线的生动体现。

一次质的飞跃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距今约5万年至7万

年前的鸽子洞。考古人员在发掘出的280多件

石制品中，发现了一个关键变化：燧石的比例

显著上升。尤其在刮削器中，燧石占比超过了

1/3。这种硬度适中、脆性可控的岩石，被公认

为是打制石器的“顶级原料”。鸽子洞人开始

有意识地寻找和选用燧石，标志着他们对材料

性质的认知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更引人注目的是器物功能的专门化。单

凹刃刮削器适于加工木器，暗示木制工具可能

已被广泛使用；而端刃刮削器的刃口厚钝，经

实验验证，是刮制兽皮、加工衣物的专用工具。

“端刃刮削器的出现，是一次生存方式的

升级，”李霞解释，“它意味着古人类不再仅仅

被动适应寒冷，而是能够通过技术加工兽皮，

主动御寒。”这不仅是生存效率的提升，更可

能反映了当时社会活动与分工的复杂化。

同时，鸽子洞的石器工业呈现出与北京猿

人及金牛山人的密切联系，清晰地勾勒出一条

旧石器时代文化从中原经燕山向东北地区传

播与交融的古老路径。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

金牛山人与北京猿人，鸽子洞时期的石器打制

技术有了显著进步。考古发现中，有相当一部

分石片的台面上留有纵脊，这是修理台面技术

的结果。这项技术看似简单，却在旧石器文化

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堪称重大“革命”

如果说燧石的应用是认知的飞跃，那么

海城小孤山遗址所展现的，则是一场全方位

的“技术革命”。

鞍山市博物馆收藏着小孤山遗址出土的三

枚骨针。小孤山遗址是辽宁省内旧石器时代晚

期材料最为丰富的遗址，也是我国同期文化内

涵最丰厚、保存最完好的古人类遗址之一。

在那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数以万计的

石制品、钻孔装饰品，以及骨针、骨标枪头、骨

渔叉等制作精良的骨制工具。其中，对近两

万件石制品的研究，持续至今仍未停止。若

从石器工业演进的视角看，小孤山人所实现

的技术突破，堪称一次意义重大的“革命”。

尽管石器仍是主要生产工具，但小孤山

人的技术已明显改进，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指

垫法的成熟应用。古人类在修理石器时，会

以一手食指垫于石料下，与拇指相对握稳坯

料；另一手则持石锤精准、轻巧地敲击边缘，

从而控制打击点与力度。这样剥下的石片疤

更加匀称，制成的石器也更为规整、耐用。

为了深入理解这项技艺，国家文物局原

副局长顾玉才在辽宁期间，曾专门选取小孤

山遗址的代表性工具——钻具，开展过系统

的模拟实验研究。团队通过显微镜细致观察

文物上遗留的制作与使用微痕，并选用同类

石材，完全以手工方式进行复制和功能模拟。

大量实验证实：小孤山人的钻具是以石

锤一次打制成形，而在修整钻尖的尖刃与侧

刃时，则熟练运用了指垫法。显微镜下的观

察也显示，遗址出土的钻具都具有典型或比

较典型的钻孔使用特征。展厅里那三枚迄今

发现年代最早的骨针，正是这种石钻技术实

际应用的结晶。显微镜观察与模拟实验共同

证明，骨针针眼采用了对钻技术：先从一面钻

孔，待即将钻穿时，再从另一面轻轻钻透。

石钻的发明，以及磨制与钻孔技术的出

现，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

志。能够缝制兽皮衣物的小孤山人，御寒能

力显著增强，他们在辽宁大地上的生存空间，

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创造力的起点

从庙后山人对石料的主动筛选，到鸽子

洞人对燧石的专门寻找；从小孤山人运用指

垫法制出骨针，到可能曾遍布辽东辽西的勒

瓦娄哇石核技术……辽宁地区的石器发展历

程，远不是一条简单的技术直线。

它记录了古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展现了

他们如何逐步理解材料特性并利用自然资源。

它见证了文化的传播与交融，连接起华

北与东北，证明这片土地自古就处在中华文

明早期的交流网络之中。

它更反映了人类精神的成长，每一件精

心打制的石器背后，都有一位专注的制造者；

每一次技术改进，都源于对更好生活、更高效

率的本能追求。

如今，我们已生活在一个由钢铁、芯片和

智能机械构成的时代，但那些深埋于地下的

打制石器，依然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起

点。它们沉默无声，却最早在辽宁大地上奏

响了制造与创新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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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海风裹挟

着咸涩的气

息。在辽宁绥

中一处僻静的

海滨，一扇紧闭

的深灰色铁皮大

门，一道过人高的围

墙，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姜女石工作站与外界悄

然隔开。看门大叔从门缝里探出半张

脸，眼神里满是警惕，一连串详细地盘问：去哪？

找谁？什么事？让这座看似普通的小院，平添

了几分神秘色彩。

不一般的工作室

推开那道厚重的铁门，记者跟在辽宁大

学考古学硕士研究生马冲身后，走进了这个

看似普通却别有洞天的工作站。

穿过一排整齐的平房，从宿舍前的小花园

中间那条窄窄的水泥路走过去，就到了工作

区。一条长长的走廊出现在眼前，一侧房间安

着明亮的玻璃窗，透过窗户能看见里面：架子

上摆着拼接中的陶罐、形状难辨的器物，每间

屋子中央都有一张

宽大的工作台，有人

埋首其中，安静地忙

碌着。

马冲推开其中一

扇门。这间工作室和

外面看起来差不多，只

是更热闹些。几个年轻人

正围在工作台边，专心对付着

眼前的一堆石头。他们是辽宁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赵海龙教授团队的学生，

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桌上这些石器，是

2023年和2024年在辽西田野调查中采集到

的，将近5000件，来自遥远得难以想象的更

新世中晚期直到青铜时代。

一群年轻人

田野采集只是第一步。马冲告诉记者，

这些石头只有经过测量、分析和记录，变成

精确的数据，才能真正“说话”，为研究铺路。

每件石器都有自己唯一的“身份证”。比

如“24LYTJL1:286C”，意思是：2024 年，凌源

铁匠炉第一地点，采集到的第286件石器。号

码是用黑色勾线笔工工整整写上去的。

张浩正在给石器拍照。他是考古专业

的本科生，刚考完研，趁着等成绩的间隙又

回来帮忙。文物摄影有点像拍静物，但对细

节要求极高。他手边放着好几盏摄影灯，小

心地调整光线，要把石头上每一处起伏都清

晰地记录下来。

另一边，大二学生史佳伟操作着三维扫

描仪。这个来自陕西蓝田的年轻人说，自己

当年就是冲着考古报的志愿。他一边熟练

地操作仪器，一边说：“虽然机器方便，但老

师还是要求我们根据三维模型画线图。都

说设备再快，也比不上老先生的一双眼。手

上功夫不到家，干不好考古。”

同样来自陕西的大二学生范雨薇，正对

着显微镜，手里拿着游标卡尺。她负责采集

每件石器的长、宽、厚、岩性等20多项基础数

据，神情专注得像在做一个精细的外科手术。

屋里有人喊“学姐”，指的是胡瀛月。她

已经硕士毕业，正准备读博，负责观察和记

录石器上的使用痕迹。小胡拿起一件马鞍

桥山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细石叶，凑近给记

者看：“你看刃部，是不是有点发亮？那是反

复使用留下的磨蚀痕。”记者眯着眼看了半

天，直到她递来一个放大镜，在十倍镜片下，

那抹圆润的光泽才清晰起来。

崭新的古老足音

记者问起去年在抚顺新宾采集到的一

件石核，马冲说：“实物在当地，我们做了翻

模。”博士生刘静专门负责用硅胶为文物翻

模。她拿起桌上一个龟背状的石膏模型：

“喏，就是这件。台面上的打击片疤很清楚，

不影响做基础研究。”她顿了顿，又说，“就像

北京猿人头盖骨，原件丢了，但靠当年留下

的数据和模型，研究还能继续。”

说到这儿，马冲告诉记者，仅仅这两年

调查就采集到数量可观的更新世中期石器，

而这还只是地表采集，尚未系统发掘。

在这间挤满石器、仪器和年轻人的工作

室里，在那些安静的测量、描绘与讨论声中，

记者仿佛听见了崭新的古老足音，正从泥土

深处一步一步走近。

为了石头能“说话”
本报记者 郭 平

在场

把石料放在石砧
上，用石锤砸击。

把石料往石砧棱
角上碰撞。

用一块石料做石锤，
直接对石料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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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石器进行3D扫描。

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近两年发现的大批远古石器开展研究工作。

在十倍镜片下观察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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